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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亮起“开庭中”的指示牌，靠墙的一侧审判

席上，担任审判长的沙丽坐在最中间，正对面是一

块大屏幕，原、被告双方通过远程视频参与庭审。

在杭州互联网法院，这样的庭审场景司空见

惯。当事人不用大老远跑过来，身在天南海北

都可“隔空”开庭。“如果十年前你问我，

当事人能不能足不出户就把案

子给解决了，我一定觉得

你是在开玩笑。”该院

互联网审判第二庭庭

长沙丽笑着说。

今年是沙丽进入法院的第20个年

头。2002年，她入职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7年，

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作为

初创团队一员的她与同事们迈上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创业路。置身于中国互联网从奔跑到超越的滚滚浪

潮，沙丽见证了互联网发展的波澜壮阔，也让审判与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同频共振，用一记记法槌触摸

发展的每一次脉动。

司法对时代的回应

都说“从前车马很慢”，沙丽也经历过一段“一封文书

送达需要五六天，徒手装订一沓纸质案卷”的时期。

刚进法院那会儿，沙丽主要承办跟铁路有关的民商

事、刑事案件，“有些纠纷是旅客在出行途中发生的，可能

只是坐火车经过杭州，人来自五湖四海，要排个庭都凑不

好时间”。

2002年，中国互联网开始飞快奔跑，浙江成为中国电

子商务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随之而来的是不

断涌现的互联网纠纷，给司法审判带来一定难题。这些纠

纷当事人往往跨越地域空间的限制，案件管辖弱化了住

所、纠纷所在地等地域因素，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提出管

辖权异议，一度成为涉网案件最常见的“标配”。

浙江先试先行，在全国首创“浙江法院电子商务网上

法庭”，确定三家基层法院和杭州中院作为网上法庭的试

点，并打造了一个开放性的在线纠纷解决平台，第一次将

法庭从现实物理空间搬到了网络虚拟空间。沙丽被安排

前往杭州中级法院立案庭学习，短短两周里，要做好系统

对接、网上立案流程、案件节点管理、调解平台建立等重点

工作的初创构建和有序推进。

由于原有法律框架内的管辖原则、司法送达方式和审

判证据规则等面临着巨大挑战，浙江高院决心在此基础上

继续深化创新，将“互联网+法院”全面升级为“互联网法

院”。

2017年可以说是网络时代中国司法的创新年。当年

5月1日起，杭州铁路运输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集中管辖

杭州地区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等5类案件。6月26日，中央

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8

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依托杭州铁路运输法院，试点

设立专门审理涉互联网案件的杭州互联网法院。

十天后，杭州市钱潮路22号，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亮

相。她的诞生，被视作世界司法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大创

举，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趋势的重大制度创新。

一路同行的沙丽穿上法袍，面对国旗，庄严宣誓。互

联网法院的设立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推进这一重大创

新项目面临诸多困难，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初创团队包括

院长在内只有6名员额法官，平均年龄不到40岁，“拼”字

写在了所有人的脸上，院里的灯光总是到了深夜还不息。

网上案件网上审

互联网法院成立后，一波波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际上

的法院同仁前往参观访问，大家迫切地想问一个问题：“打

官司怎么能和网购一样？”

网上诉讼平台，为当事人提供从起诉、举证到庭审、宣

判全流程在线服务，且24小时不打烊。“哪怕是凌晨一两

点，你都可以在线提交起诉状、上传证据。只需两秒钟，材

料就从你的那端来到了法院，这不就像网购一样方便吗？

而且外省的当事人不用特地赶来，光差旅费就省下不少。”

当然，问题也不是没有。网络环境没有太多约束，有

的当事人会穿睡衣出庭，开庭时还会闲聊。沙丽后来参与

制定《诉讼平台审理规程》《网上庭审规范》等规范性文件，

构建起明确统一的在线诉讼制度规则。2021年6月，最高

院发布《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其中就吸收了互联网法

院探索实践的经验。

一段时间后，沙丽注意到一个新情况——当事人跨区

域、跨国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在办理一起网购纠纷时，沙

丽得知原、被告分别在加拿大和中国，时差十几个小时，

“一审法院不能省略庭审流程，在线审理虽然方便，但没法

解决跨时区的问题，身在国外的当事人还得晚上十一二点

参加庭审”。

怎么解决？沙丽和同事们讨论后，想到了异步审理模

式，借助网上诉讼平台，将庭审中举证质证辩论陈述等环

节分段进行，法官、当事人、代理人可在不同时间、不同空

间、不同地点，利用零碎时间完成整个诉讼活动。同时为

了保证审判质效，时间被限制在24小时以内，“既解放了

当事人，我们也不用钉在审判桌前，大家都可以有效利用

零碎时间兼顾其他工作。”沙丽说。

网上案件网上审，这是互联网法院设立的重要初

衷。而异步审理模式则是对传统诉讼审理模式的颠覆，

在国际研讨会上，它被作为“值得鼓励的一种审判方

式”。

如今，在浙江，互联网审判模式已从“盆景”变为“风

景”。近年来，浙江法院全力打造“全域数字法院”，全省

106家法院、1.5万名干警在同一平台上办案办公，审判执

行工作已经全面、彻底地数字化。

法治的内核

互联网蓬勃发展，新平台、新业务、新样态迭出，互联

网法官每天都要面对新纠纷、新矛盾。“互联网法院的司法

价值，不仅仅在于和互联网技术的结合，还在于法治的内

核。”沙丽说。

2018年，沙丽接手一起大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一家信

息技术公司通过一定方式获取了原告累积的巨量原始数

据，并从中获利。“这个案子涉及数据领域前沿的法律问

题，在立法暂时缺位的情况下，如何在司法层面合理划分

数据权益边界是个难题。”那段时间，沙丽把自己关在办公

室，看行业背景、类似案例、论文专著，反复思考。“被告未

付出劳动创造，将涉案数据产品直接作为获取商业利益的

工具，明显有悖公认的商业道德。”最终，被告被认定为不

劳而获，构成不正当竞争，沙丽在判决中还明确了互联网

企业收集用户信息正当性的判断标准。该案被最高院视

作确立了数据权益司法保护规则，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

供了司法保障。

互联网法院不仅要用互联网方式把互联网案件审理

好，还要对网络空间治理、互联网领域规则制定作出贡

献。法官裁判的过程就是在探求制度规则的过程中，不断

弥合法律的滞后性。

沙丽审理过区块链电子证据第一案，双方当事人对新

型区块链证据的争议极大。为此，她查阅大量资料，深入

学习区块链技术，并向专业人员请教。审判中，她大胆认

定该区块链电子证据有效，并确立了区块链证据效力的审

查认定规则。两个月后，该规则被最高院司法解释采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明确认可区块链存证的法律效力。

近几年，网络直播发展迅速。最近沙丽就审理了一起

“大白”“二白”两个智能机器人主播之间的纷争。原告开

发“二白”机器人主持直播的智能程序，观众可以直接与机

器人对话、打赏、互动，令账号增粉效果明显。而被告“大

白”的直播界面、话术系统与原告的几乎一模一样。为厘

清事实，沙丽特意进入被告的直播间，观察发现被告存在

明显的搭便车、攀附故意，构成侵权。“互联网不是法外之

地，侵权就要承担责任。”

有时，裁判也非常考验法官的智慧，对法律的理解，利

益的平衡，未来市场的导向以及法律在价值引领上的作

用。比如最近，沙丽正在琢磨一批长短视频之争的案件，

案件涉及到新业态下算法推荐治理与平台侵权责任的

判定。

作为第一代互联网法官，沙丽觉得很有挑战性，“建设

网络强国，能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很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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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

近年来，浙江法院全力打造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内

网外网共享协同、有线无线互联互通的“全域数字法

院”，绘制数字时代法院新图景。

2018年以来，浙江法院整合原来的84个业务系统，

建成统一的“浙江法院一体化办案办公平台”，全省106
家法院、1.5万名干警在同一平台上办案办公，为立案、

缴费、举证质证、庭审、合议等150余个业务场景提供

系统服务和强大支撑。当前，浙江法院的无纸化办案率

达99%，办案效率提升14.1%，每年为群众提供在线

服务近5亿次。

一记记法槌触摸发展中的每一次脉动

十年关键词：变革

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引领社会生产新变革，

创造人类生活新空间，也改变了传统法律关系的

结构要素和表现形式，催生出专属于互联网领域

的全新纠纷形态。我们从形式上将庭审摆上网，

大胆探索与创新，到成立互联网法院，重构审判方

式，再到互联网司法新模式的构建，始终走在变革

的路上。

——互联网法官沙丽


